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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珍闻】
第一号烈士证书的获得者——段德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将第一号烈士证书颁发给了段德昌的亲属。段德昌曾是红六军军长。

    1931年3月，党中央代表夏曦来到洪湖，推行王明的极“左”路线。1932年春，开始了大规模“肃反”，被抓的党政军干部1000余人几乎全都遭到杀害。

    1932年9月，红军被迫撤出洪湖地区，苦战湘鄂边。对于夏曦的错误做法，段德昌曾尖锐地提出了批评。可夏曦认为洪湖的失败是由于“肃反”、“杀改组派”不彻底造成的。段德昌在此情况下向贺龙表示：“我请求给我40条短枪下洪湖。3年以后，如果洪湖根据地不能恢复，我提头来见你。”

    1933年3月，段德昌奉命率红九师到外线作战，屡歼敌军之后，回师金果坪援救遭敌袭击的军部。在完成了任务后，却被缴了枪，戴上了手铐脚镣。

    贺龙力劝夏曦不要杀害段德昌，夏怒气冲冲地说：段德昌主张恢复洪湖，是“阴谋分裂红军”，是“改组派”、“反革命分子”，因此非杀不可。

    段德昌在被杀前悲痛地说：“希望全党团结起来，再也不要自相残杀了。”

【忆昔话往】
一个十岁孩子眼中的1958
刘桂茂
我是1948年生人，1958年的时候整整10岁。一个10岁的孩子，看到的东西自然都是皮毛的、肤浅的，给1958年做鉴证是远远没有资格的。但另一方面，也许正因当时只有10岁，对世事参与还浅，利害关系不多，所以才更加客观。所以，愿把我所见的一些荒谬写下来，供大家参考。

俺村被挂了“黑旗”。1958年，“大跃进”的浪潮席卷了全国，“浮夸风”刮得昏天黑地，各村报产量都可着劲吹牛。我的家在沧县吕家寺，俺村的支部书记叫刘彦樵，是个老荣军，在战场上丢了一条腿，对“上边”的“吹牛令”敢于顶着，不肯说太离谱的话，就被批评为“保守”。那时候，先进村给挂红旗，俺们这“落后村”就被挂了“黑旗”。听老人们说，开始有的村干部说，把这面旗叠吧叠吧放起来得了；可是支书不干。他是个磕巴嘴（口吃），冲着其他村干部嚷：“你们给……我……挂、挂、挂起来！”于是，这面“黑旗”就在俺村东洼的庄稼地里高高飘扬。
那时我专门跑到东洼看了看那面“黑旗”：黑布做成，上面用白颜色画着一条瘦骨嶙峋的老牛，拉着一辆破车，旁边还有一只张着嘴叭叭叫的鸭子，取“老牛破车笨鸭子”的意思。老实说，从技术上看，画的还不错。

到了秋后，听老人们说，就俺村打的粮食多。

尿床的孩子住学校。大概是在八九月份的一天，说是要成立人民公社。我当时在沧县东白塔村上“高小”，学校要求我们这些家在外村的学生晚上住在学校里，明天早晨统一集合一块出发到大褚村参加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叫红旗几社？记不清了）。当时天不大冷，我们就把课桌拼在一起当成床铺，睡在上边。小孩子淘气，看到有人进进出出便搞恶作剧，在门上边架起簸箕，装上垃圾，谁一推门就会被砸到。结果这回是老师来看看我们睡得好不好，一进门闹了一脖子垃圾，我们这些孩子闭了眼睛装睡着，大气儿也不敢喘。
后来不久就办起了“共产主义学校”，要我们天天在学校集中食宿。在村上找了几间通开的大房子，在地上铺上麦秸，用砖码上一道沿儿，就是我们的地铺。别的问题不大，就是不少同学晚上尿床——我也是光荣的尿床者之一。尿了床又害臊，把被子叠起来卷得紧紧的，不敢让别人看见。我们上了课，老师就到我们宿舍一个被窝卷一个被窝卷地查，把那些尿湿了的被子晒出去。赶巧了看见我们这些尿床者，就笑眯眯问我们一句：“夜里又‘画地图’了？”直叫我们恨无地缝可钻。

在学校里天天劳动。那一年就有了“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提法，执行起来却是天天干活。有时上课就在田野里上。有一次我写作文，看到刚生芽的枣树上滴里当啷挂满了五颜六色的书包，就独出心裁地把书包比喻成“知识的果实”，有点自鸣得意，结果老师给的分数也不高。
那时什么活也干，把棒子秸从地里背到场上，用“切片机”切红薯片，铲草皮压绿肥，等等。在学校所在地的村里干活最多，也到旁的村里去干。切红薯片有时还要加晚班“挑灯夜战”，累得我们这些小孩子够呛。背棒子秸村里不舍得拿出健壮劳力来指导我们，就派了一个残疾人来，谁都不知道他的学名叫什么，只知道小名叫“虎儿”。老师晚上收工前讲评，经常说：“今天，我们的劳动又一次受到了老虎同志的好评！”我们就在队伍里窃笑，笑那郑重其事的“老虎同志”。

最有意思的活儿是捉蝼蛄。蝼蛄多藏在粪堆里。我们就找来两块砖，一根小木棍，两砖相对木棍横在中间，搓得“嘚楞楞”作响。这么一震动，蝼蛄就纷纷爬了出来，被我们逮个正着。

那时候我在同学里岁数最小，长得又弱，干活总是到不了前头去，心里就烦，跟家长说要不不上学了，在哪里干活不是干活？被父亲臭骂了一顿。

从“辩论会”到“学好队”。对当时的一些荒唐做法，人们并不是没有意见。为了不让这些意见“泛滥”，就采取了一些压制的手段，最常用的就是“辩论会”。按照今天的理解，“辩论”本来是个很好的词儿，两方各说各的道理，理越辩越明。但是，事实上那时的“辩论”已经成了“批斗”，看谁不顺眼，干部就说“辩论辩论他”（请注意：不是“和他辩论辩论”），然后一群人一拥而上，哪里说得出多少道理，不过一顿辱骂，甚至往脸上啐唾沫，有的还用手掌拍被辩论者脑袋，直拍得“啪啪”作响，美其名曰“开脑筋”。
这种“辩论会”后来也发展到我们学校，我们班上就有一位同学挨了“辩论”。我们班主任于老师主持，他的面色涨红，十分尴尬，仿佛被“辩论”的就是他自己。一个同学被叫上讲台，对着大家垂首而立，同学们纷纷发言批评他的“劣迹”。人们说了些什么现在记不清了，但是那个画面却至今在我脑海里十分清晰。

后来在农村还有了“学好队”。“学好队”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不学好，要强制他参加劳动，学学好，其实就是变相的劳改队。我曾经在洼里看见一群男子拿了铁锨掘地，母亲告诉我说：这些人都是“学好队”的。

墙上的壁画和歌谣。有一天，俺村来了一群文化人，都是能诗善画的，主要任务是在村里的墙上画壁画、写街头诗。壁画的内容大部分都是十分夸张地形容大丰收的：一辆马车拉着一块大红薯啦、棉花堆一直插到云端里啦、许多胖小子围着一个大南瓜嬉戏啦，等等。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条口号，叫做“千斤稻，万斤薯，多穗高粱七百五！”音韵铿锵，配着画的水稻、红薯和多穗高粱。其实拿到今天，这个产量指标也许不算太吹牛，但是当时很难达到。
这些漫画也有“联系实际”的。我们村有一个刘某某，论起来是我爷爷辈份的人。二十大几了还没有说上媳妇，就有些着急，衣着穿戴追追时髦，打扮得比较光鲜。墙上有他一张漫画，题一首诗说：“刘某某，真好看，东遛西蹭装洋蒜。红头绳，扎小辫，红裤腰带露外边。”这首诗最后的“结句”好像有点没有收住尾，但是我记得清清楚楚就是这个样子。要是搁到今天，刘某某还不和他们打一场恶官司？

从熏坷垃到狗肉汤。为了实现“千斤稻万斤薯”的目标，那时真是想尽了办法。深翻土地，一翻就是一米多深，结果阴土到了上层反而什么都不长了。当然也不都是这样，1958年在我印象中总的还是丰收了的，只是后来收获时抛洒太多。刨下来的红薯就在地里挖个窖埋起来，不少都烂掉了。
为了积肥，那时候真的想了不少办法。把家家户户的火炕都扒了，把炕洞坯砸碎了当肥料。炕洞坯没有了，就在地里用大坷垃垒成一个空心的塔状，在里面放上一把柴禾，点着火烧，熏得土坷垃带上一点黑色或黄色，就算是肥料了。最厉害的办法是把狗打死，扒了皮用大锅熬狗肉汤，然后把狗肉汤泼到地里。你别说，这种肥料还真厉害，狗肉汤浇了什么庄稼，什么庄稼就长得又黑又壮。一段时间，村里很少能看见狗；偶尔看见一只，见了人也赶快夹着尾巴灰溜溜地溜走。

刨树与收铜器。现在说起1958年来，大家常说到大炼钢铁。但是在我们村及周围的村，我不记得有过大炼钢铁的小高炉。但是现在我也想不明白的是：一是村里刨了很多树。特别是坟场的树，几乎都刨光了，我爷爷心中不满骂骂咧咧，吓得父亲赶紧求他：你老人家少说两句吧，别惹祸啊。二是把各家各户的铜器都收走了。我们家有个铜洗脸盆，“天狗吃月亮”的时候曾经被我拿到房顶上“当当”的敲，被敛走了；衣橱上的“摆器”、“合页”是铜的，也被起下来收走了。这些树和这些铜是公社收走的还是更高层次收走的？收去干了些什么？始终不得而知。
    没搞几天的“无人售货”。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就要人们的思想觉悟“极大提高”。我到各村里去劳动，忘记哪个村了，就搞起了“无人售货”。小卖部里没有人看管，货物都摆着标签写明价格，需要什么自己拿，把钱放在盒子里。需要找钱也自己从盒子里往回拿。我到一个“无人售货”的商店里买过一支铅笔，当时在那里买东西的人很多，大家七瞪眼八瞪眼看着，自然谁也不敢不放钱或少放钱就拿东西。这个办法施行的时间很短就放弃了，大概总是行不通吧。
（作者为沧州报社原总编辑，沧州市记者协会主席）
【历史回眸】
南皮县马四拨村“大跃进”中几件事

韩树军整理

    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马四拨村和全县各村一样，由于受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左”倾错误影响，干了许多错事、蠢事。现举几例：
    大搞水利建设。1958年，全村共打砖井159眼，土井1000多眼，还打了一眼直径12米、深8米的“社会主义”大井，并在大井内又挖了一眼3米深的小井。当时打那么多井，只是为了应付上级，怕挨批评。一次大队干部从管理区开会领回任务，要求全村一晚打出100眼土井。社员们闻风而动，被分成仨一组俩一伙，不管土层如何，就在地里每隔25米远掘一眼土井。虽都按数完成了，可这些土井只有一人来深，连水都没有。为打“社会主义大井”，大队干部动员了全村青壮年劳力，用100多副抬筐抬土，并搭起大棚，男男女女都吃、住在工地，上级还组织外村干部来参观，闹得声势挺大。这眼大井用了20多天的时间，用砖5万多块，所有砖都是从各户拆了砖锅台、砖门楼、砖影壁、砖台阶、砖缸台等集中起来的。但井水太少，供不上机器抽，只能用水车在临近处浇点菜，不久，因流沙太大，整个大井下沉，淤成了一个大土坑。
    这一年，马四拨村还修了一条无用的引水工程。大队决定从白吉屯扬水站通车官屯东西沟向本村北挖一条南北水沟引水。发动全村劳力干了二三天，沟是挖好了，可是一滴水也没引来，真是劳民伤财。

大炼钢铁。当时上级对“大炼钢铁”抓得非常紧，特别严，要求所有大队干部全力以赴投入这项工作，还要求党、团员带头把家里所有的金属物品交公。以大队党支部书记为首的村干部，首先把自己家里的铁制器具交出来，然后动员督促各家各户交铁和木料。全村300多户，共收敛大车铁瓦150多副，铁锅500多口，铁炉子250多个，犁铧1000多个，铁犁100多张，还有几架水车和一些檩条。那时马四拨村属石佛咎管理区领导，区驻地建有土炼钢炉，所属各村收敛的铁器、木材都送到这里来“炼钢”。“炼钢炉”，是用土坏和泥垒起来的，燃料用的不是焦炭而是木材，周围摆放了10多个风箱吹风，木柴烧了无计其数，糟踏了大量成品铁制物件，结果炼出来的是一堆废铁疙瘩。
种水稻、种山芋、耩麦子。为实现亩产千斤粮、万斤薯的指标，这一年村村动员种水稻和山芋。上级拨给马四拨村1万斤稻种，共育了40亩稻苗，栽300亩水稻。因水源不足和缺乏管理经验，秋后只收了3000来斤稻谷，连种子都没打出来。再是那年已到处暑节气时，上级还强调大种山芋。全村8个生产队共种800亩山芋，因种得太晚，基本没有收获。秋后，上级又号召多种小麦，拨给村上3万斤麦种。因天旱少雨，墒情不行，大队干部就强迫每个生产队一张耧、天天耩，社员们不干又不行，只得将麦种耩在干土里。共种1200亩，大部分未出苗。群众怨声载道，说这些麦种哪如让社员们吃了好啊！
家畜家禽集中喂养。1958年实现人民公社化以后，“共产风”盛行。为了从形式上体现“一大二公”，石佛咎管理区根据上级指示，强迫所属各村在一个晚上把家畜家禽送到管理区集中喂养。马四拨村共送去几千只鸡、800来只羊、100多头猪，有的社员因疼自家的畜、禽，连余剩的饲料也背上送去了。畜、禽集中后，因数量太大管理跟不上，病死了许多，很多社员心疼得掉泪，自然心里非常不满。
交粮食。1958年秋后，大部分农作物收完场时，管理区要求各村把新打下来的粮食在指定的日子全部送交管理区，然后由管理区重新按社员人口多少分配。马四拨村干部向管理区负责人反映，说每个生产队只有一辆车，一天送不完。管理区负责人当即回复：让学生停课背。村上小学只好被迫停课，学生们用书包和筐子等家什往管理区送粮食。由于孩子们贪玩不精心，一路上掉了不少山芋块、棒子锤等，损失不小。
（作者系南皮县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
“血书”、“令箭”搞动员  荒唐“剁手”不堪言
口述人：谷中飞  整理人：董启行
上个世纪的1958年3、4月份，天旱无雨，春耕春播成了问题。为此，中共献县县委召开抗旱工作会议。会议上，县委批评三堤口乡抗旱工作落后，要求该乡鼓足干劲，把抗旱工作迅速搞上去。
当时，我在县检察院工作，县委任命我为三堤口乡工作组组长。当时的乡党委书记正是原来我在六区临河时的区委孔书记。孔书记是我的老领导，又是新领导，彼此都很信任。当时正是“大跃进”时期，各项工作都呈现出热火朝天的局面。孔书记就对我说：“现在三堤口乡的各项工作，县委有些不满意，说咱们落后了，必须鼓足最大的干劲，轰起来，赶上先进乡。”
我们工作组同孔书记回到乡政府后，第二天就召开乡抗旱誓师大会，各村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参加。会议由我主持，孔书记作动员报告。当会议开到一个节骨眼儿的时候，孔书记突发奇想，提出写血书，用水果刀剐破了手指，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了“决心改变三堤口的落后面貌”12个大字，以其激励下属抗旱工作积极性。接着由我讲话，号召大家学习孔书记的抗旱决心。次日，三堤口乡党委又召开全乡“发令箭”会议。乡政府提前用小木板做成令箭，在上面用毛笔写上某生产大队，限几日挖成土井多少眼，完不成任务受处罚。在发令箭时，参加会议的全体人员在露天会场双腿下跪，由孔书记一个一个地发给各村党支部书记，接令箭的党支部书记都必须用双手，以表示尊敬。发令箭的过程是这样的，孔书记喊到：“某某村支部书记X X X。”该村支部书记就紧接着答：“到”。他又说：“令你在X X时间内完成土井X X眼，浇X X亩地。”该支部书记就说：“得令！”随后把令箭拿回去。这个大会开得很热烈，特别是发令箭的做法很新鲜。与会的干部们说：“自从共产党来了，这是第一次发令箭，得令。”
第三天，为传达贯彻乡党委、乡政府会议精神，南三堤口村支部书记回村后，决定召开全村群众大会。如何鼓舞群众士气、振奋大家的精神呢？他思来想去，决定也照着孔书记的做法在“血”字上做文章。会前，他把一把斧子别在腰间。会上，他大讲特讲如何下定决心，改变全村落后面貌，当讲到高潮时，他把斧子从腰间“噌”的一声拔出来，“啪”的一声，把自己的手指头剁掉一个。当时，鲜血四溅，把老百姓吓的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

这个消息很快传遍全县各个乡村角落，都说三堤口的干劲太大了。实际干劲也确实空前，在整个三堤口南大洼，每隔50米挖一个土井子，三个人一天挖一个，大干了很多天，几乎把地都挖成土井子了。中间还搞了一个重点大土井子，约有50亩地大，上千人挖。其结果是，土井子挖成了，说实话，真是没有多少水，也浇不了多少地，确实是劳民伤财。

（谷中飞时任献县检察院检察员；董启行系献县县委党史办主任）
【沧州党史大事】
建国后发生在四月份的沧州党史大事选编
1950年4月  全区解决婚姻案件  支持妇女解放  1至4月，沧县专区共受理妇女离婚案1485件，占新受民事案的67%；解决婚姻案1359件，有力地支持了妇女解放，提高了妇女觉悟与社会地位。

1951年4月3日  进一步深入开展抗美援朝运动  沧县地委发出在全区进一步深入开展抗美援朝爱国主义运动的指示，并确定“五一”节举行游行示威，大造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声势，掀起抗美援朝的热潮。
1952年4月20日  沧镇私营工商业组织联营活动  沧镇私营工商业共有32个行业，已有煤业、瓷业、药业、杂货业、铁商、竹席、自行车、钟表、皮革、纺织、理发、小铺、草料、澡塘、酱园、饭馆、货栈、成衣、制鞋19个行业进行组织联营活动，其他行业有所酝酿。

1953年4月上旬  农村整党工作结束  从去年12月开始，分两批进行的农村整党工作结束。通过整党，使党员认识到“组织起来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桥梁”；对犯有贪污、浪费、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行为的党员进行了批判和处理；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增强了党的战斗力。

1954年4月20日至22日  沧县地委1954年第二次全会召开  会议传达和讨论了中共中央四中全会决议。曹庶范传达了中共河北省委1954年第二季度工作的决定和粮食计划供应的决定，王路明传达了中共河北省委巩固提高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定。全会讨论了春耕生产、巩固提高合作社、工业及生产救灾等问题。

24日  区划变动  定县专区撤销，所辖肃宁县及石家庄专区的武强县划归沧县专区。撤销建国县(6月5日正式撤销)，将该县所辖的二、六区及一区的刘官道乡，共23个乡119个村划归河间县；三、四区的19个乡共164个村划归沧县；一、五区的26个乡共109个村划归献县。
此时，专区辖16县、1市。即泊头市、沧县、河间县、肃宁县、献县、交河县、黄骅县、吴桥县、东光县、南皮县、盐山县、景县、阜城县、故城县、武强县、庆云县、宁津县。

1955年4月4日至8日  沧县地委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  会议通过了《沧县地委进一步改进和加强乡级领导的决议》、《沧县地委关于加强党的政治思想教育，深入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决议》、《关于进一步深入整顿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沧县地委关于动员全党全民开展春耕播种运动的指示》、《中共沧县地委常委会关于1954年几项重要工作执行情况向全会的报告》、《沧县地委1955年工作要点》及《关于改进领导问题的检查与今后意见》。

14日  对于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进行整顿、巩固、提高  根据中央“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沧县专署对全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进行整顿、巩固、提高。年底，发展新社组85个，社（组）员3756人，达到360个社、组，12054人。

20日  整顿、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  沧县地委发出《关于进一步深入整顿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要求做到根据中央“积极领导、稳步推进”的方针，“只许办好，不许办坏”的原则，对基本具备条件的社，帮助解决问题，巩固下来；对问题很多，不具备条件的社，劝其转为互助组；对名存实亡、徒有虚名的社，予以取消；对坏分子操纵的社，实行改组或解散；对要求退社的社员，根据入社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准其退社。

1956年4月23日  创办《沧州报》  沧县地委决定创办《沧州报》，7月1日正式出版，暂定为三日刊，以后逐步向隔日刊和日刊发展。25日，地委决定沧州报社一室三科，即总编室、农村科、综合科和读者来信科。

1957年4月下旬  沧县专区开始第三批肃反   到结束共清查出反革命分子及其他坏分子60人。另外，根据“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原则，在第三批肃反中先后进行了4次严格细致的复查善后工作，对遗留未清案件，经过进一步查证，一般都做出结论。沧县专区的肃反历时二年多，清查出反革命分子及其他坏分子308人。

1958年4月28日  沧县专区撤销  经国务院批准，撤销沧县专区，其行政区划归天津专区。沧县地委与天津地委合并，称天津地委。6月15日正式合署办公。

1959年4月27日  整顿县以上工业  根据天津市委《关于整顿农村县以上工业的指示》，原沧县专区各县对县以上工业进行整顿，着重解决的问题是：㈠ 加强党的领导，贯彻群众路线。㈡ 建立与健全企业管理制度。㈢ 调整劳动组织。
本月  原沧县专区各县改进公社体制  各县通过学习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对所有制问题有了正确的认识，基本上实现了以生产队为单位盈亏，不再无代价调拨，从而使富裕队解除了顾虑。

1960年4月  河北省教育厅在河间县召开注音识字现场会  推广河间县推行汉语拼音，扫除文盲、大办业余学校的工作经验。

1961年4月17日  开始筹建沧州专区  曹庶范、刘忠、蔡欣、王庆、王植亭、刘光、刘怀忠、白沐等在天津市大理道77号（曹庶范宿舍）召开了筹建沧州地区的第一次会议。

1962年4月5日  青县的郭交河、张交河、马交河、缴交河、杨家口5个村划归大城县（河北省人民委员会批准）。

1963年4月16日至23日  地委召开1963年第一次全体全会（扩大）  会上讨论并通过了地委书记曹庶范同志作的《动员全党全民，为实现今年农业丰收而奋斗》的报告，讨论通过了中共沧州地委《关于进一步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草案）》、《关于在工业和商业系统进一步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意见（草案）》。会上，地委副书记张辉作了《改进领导，改变手法，切实加强基层支部工作》的发言。

1964年4月6日至12日  地委召开1964年第二次全会（扩大） 会上学习传达了中央、华北局的有关指示和省委召开省委地委书记会议精神。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坚持高标准，集中力量，全神贯注，搞好第一批“四清”。会议还安排了“五反”和农业生产，研究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问题。

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沧州地委《关于搞好第一批“四清”运动的意见》、《关于继续抓紧进行“五反”运动的意见》、《关于动员全党全民积极响应和实现省农业劳模代表会议倡议的决议》。
1966年4月20日  地委“四清”工作总团做出《关于第二批农村“四清”情况的报告》  在运河以东5县（黄骅、盐山、孟村、海兴、沧县）铺开了414个公社、628个大队、3411个生产队的“四清”。

报：中央党史研究室，省委党史研究室，市委、人大、政府、政协、军分区领导

发：各县（市、区）委书记，人大主任，县（市、区）长，政协主席，县（市、区）委分管领导，党史研究室，武装部，市直各单位，大中专院校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市级离退休老干部

送：省内各市委党史研究室，省外有关市委党史研究室，华北油田

联系人：杜玉杰  郭爱伶        编办室电话：2160367  2160227

电子信箱：jzcz2160367@126.com   

本刊电子版可登录沧州党史网（www.czds.gov.cn）查阅
地   址：沧州市御河路1号       邮政编码：061001  

（共印530份）
本    期    目    录








PAGE  
16

